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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刘考勇 赵考壮

郓城县乡野的三月，北风依然料峭，青草短
而天尚寒。举目四望，却见花开点点，万物复苏，
生机勃然，春的气息已扑面而至。

在郓城佀( sì)楼村外，有一处保存较为完
整的明代古建筑。其内雕梁画柱，纹兽齐全，古色
古香。院内摆设着石供桌、龙虎墩、石马、石羊、石
猪等器物，虽简约朴实，却庄严肃穆。

这是明孝宗年间的股肱重臣、户部尚书佀钟
的纪念祠堂。他宦海浮沉四十载，为官清白，不攀
权贵，以国家社稷为念。虽因刚直而开罪权阉，屡
遭顿挫艰险，却不改本心，赢得后世的推重。

勤于朝政，权阉日盛心中无奈
佀姓是较为罕见的小众姓氏，其源出自上古

八姓之一的“妫”姓。据明代万历年间的《万姓统
谱》载，佀与妫上古同音。妫姓支脉繁兴，其后为
分别支庶，有的就改为佀姓。“现今佀姓有两大聚
居地，一为河南的清丰县，一是山东郓城县。郓城
的佀姓，是在元末动乱时，由清丰迁居而来的。”
佀钟后人佀洪海介绍说。

动乱跌宕的王朝末世，打破了原有的僵化秩
序，为人口流动提供了可能。为躲避战乱，佀氏一
支从清丰县迁出，辗转寻到了郓城西南一片空旷
田野。他们建村落户，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光阴
转瞬几十年，这里已成为佀姓的主要聚居地。

到了明英宗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一个婴
孩降临于佀楼村内。因他眉宇阔大，哭声如钟，长
辈们替其取名为“钟”。在古代，“钟”是一种重要
的打击乐器，常作为国家重器藏于庙堂。以其为
名，蕴含着对他美好前程的祝愿。

佀钟天资聪慧，入塾后被誉为乡里神童。私
塾先生见他勤奋好学，是可造之才，给他取字为
“大器”。

佀钟先学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后读《史记》
《资治通鉴》，再涉诸子百家学说，对儒家学说、古
今典故了然于胸。到了应试求功名的年纪，执笔
为文自然水到渠成。十八岁时，佀钟即为县邑庠
生，三年后中乡试举人。明宪宗成化二年（公元
1466年），27岁的佀钟经过殿试，成为三甲同进
士。

成化二年的殿试金榜，可谓人才济济，对后
来的政局影响深远。除佀钟后任户部尚书外，同
年屠滽、韩文，在明孝宗弘治朝先后任吏部尚书，
章懋在明武宗正德朝任礼部尚书。值得一提的
是，牵涉唐伯虎科场案而被迫致仕的礼部右侍郎
程敏政，是当年金榜的第二名榜眼。

佀钟的仕途，从担任监察御史开始。御史的
谏言和弹劾之责，奠定了他不屈权贵、刚直敢言
的胆气和风范。

佀钟坚信，御史事关风纪清正与否，既不能
作为个人沽名钓誉的手段，也不能变成权阉重臣
的鹰犬。此后他建言献策、弹劾大臣，不为朋党左
右，不惧勋贵气焰，皆出于公心和公论。

成化七年，佀钟因敢于任事，被派往两淮巡
按盐务。这里是全国最大的产盐区，也是私盐最
为泛滥的地方。为清理盐务积弊，朝廷曾屡次派

员整治，但总是收效甚微，稍微松懈即死灰复燃。
佀钟到任后，走访详查，确定症结出在机构设置
上——— 负责巡查私盐的巡检司，已蜕变成私盐泛
滥的推手。

巡检司本属两淮运司管辖，后改属扬州府。
但扬州知府认为盐务非其所职，运司又不再过问
巡检司事务。两相推诿之间，巡检司成了无人监
管的部门，因而人浮于事，奸弊日生，甚至有官员
参与贩卖私盐。佀钟据此上奏，请求将巡检司重
新划归运司，并把参与贩盐的官员革职拿问，令
其权责相符，方可扫清积弊。朝廷从其议而行，私
盐乱象果然销声匿迹。

第二年，在边塞屡立战功的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马文升，因不愿逢迎宦官汪直，被污蔑为“虚报
战功”，最终“表奏不实，停俸三月”。虽然处罚并
不严苛，但佀钟看到“奸臣当道，功臣罹祸”，既为
马文升忿忿不平，也替朝纲风气感到焦虑。

但佀钟只是监察御史，官微言轻，靠满腔愤
怒难以与宦官抗衡。当他巡按浙江时，汪直宠幸
日隆，设立规模更大的特务西厂，势力威震天下。

佀钟远在浙江，按理应和汪直没有多少直接
纠葛。但他耿直率性的性格，仍为二人日后冲突
埋下伏笔。

在浙江期间，佀钟留意吏治善恶、民情安危
和民心得失，时常检举为官不廉者。浙江嘉善县
令林晋文，是远近闻名的贪官酷吏。为了形迹不
被败露，他竟在公堂滥施酷刑，以莫须有罪名将
告状者折磨致死。

当地群情哗然，有士绅联名具情上告。但因
林晋文和镇守太监李文交情匪浅，林晋文在调查
中屡次安然无虞。佀钟不顾李文阻挠和威胁，将
林晋文罪行具折上奏，请求予以严惩。李文恼羞
成怒，深为怨恨佀钟，常在汪直面前进谗言。

委婉劝谏，营救能臣遭刑辱
数年之后，再度爆发的马文升事件，令佀钟

走上了对抗权阉之路。
佀钟对汪直日益嚣张的权势，本就心怀不

满，欲犯颜直谏。但他担心劝谏不得其时，徒害而
无益，便一直寻找成熟时机，希望对朝政有所裨
益。

成化十四年，传言马文升因不愿附和汪直，
即将被罗织罪名下狱，朝臣心怨而胆寒。接着在
农历十一月，杭州府出现反常天气：先是雷声大
作，既而虹霓乍见。

佀钟知晓宪宗沉迷道术，对天降异象颇为忌
讳。他抓住时机上奏，指出按照正常月令，八月雷
应收声，二月雷乃发声。如今十一月初旬，一阳始
生，天气凛寒，正是雷声闭藏之时，而乃雷电作，
虹霓出，皆为非时之象。而天象又预兆人事，必须
悉心留意，消弭灾害。他一边建议及早防备可能
的乱象，一边请求朝廷亲近贤臣、远离小人，端正
风纪。

老辣的汪直，马上洞穿了佀钟奏疏的背后深
意。在他参与下，朝廷的回复诏书，只强调近年
杭、湖旱涝相仍，今又逢此灾变，恐地方不宁，必
须预为警备。诏书要求浙江官员痛加修省，伸冤
抑捕强横，抚恤军民，操练士马，以备不测。但对
荡涤朝纲之事，诏书只字未提。

不久，辽东巡抚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起辽
东的紧张局势。他为了逃避责任，和汪直将主责
推给了马文升，诬陷他“禁止边方农器贸易，引发
女真不满”。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

恰在此时，佀钟因巡按浙江有功被调回京
师，出任掌管各科道奏章的御史。汪直为彻底扳
倒马文升，令人找到佀钟，要求他呈上分量极重
的奏疏，严厉弹劾马文升结交内臣等罪状。佀钟
表面不置可否，尽力拖延，暗地里却积极参与营
救马文升。被激怒的汪直，借机屡进谗言，污蔑诋
毁佀钟与马文升结成朋党。古代帝王心中，最为
忌讳的话题，便是朝臣结党。佀钟即将被下狱之
际，一贯赏识他的左都御史王越挺身而出，为其
求情开脱。最终，佀钟被免去罪责，但仍被罚以杖
刑，以示羞辱。

王越担心佀钟再为御史，以他刚直的脾气，
恐将和汪直冲突不断。他和佀钟一番长谈，希望
其收敛锋芒，以待时变。接着，王越举荐佀钟才识
明达，希望提拔转任。佀钟被升为大理寺右寺丞，
离开了都察院，也侥幸躲过了汪直的明枪暗箭。

在大理寺任上，佀钟表现尤为出色。他详明
律典，秉公执法，赢得朝堂褒奖，先升为左寺丞，
后又升为少卿。

巡视边塞，备敌安民皆有筹划
在大理寺少卿任上，佀钟开始接触军事，凭

借固城防、强军需、节民用的办法，大大改善了北
方边疆局面，巩固了京师防御屏障。

佀钟赴任，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肩负着整顿
边务、安抚民心的重任。此前，兵部接连上奏称，
蒙古骑兵经常侵扰大同，内地兵民闻而惊骇，应
该遣官巡视镇抚。经过廷臣商议，举荐佀钟前往。
临行之前，宪宗叮嘱他：之前鞑靼侵犯消息传至
内地，谣言不断，从河北涿州到真定的兵丁百姓，
都惶恐惊疑。城市游食及乡村艰窘之人，乘机讹
言惑众，结党剽掠，以致人心忧惧，不得安生。现
在派你驰驿前往，要迅速刊发榜文，告知那一带
军民，朝廷已严加防御，不日将恢复宁静。百姓应
各顾家产，毋信谣言。如果有敢造讹言者，推究首
犯重罪示众。其他事情，你便宜行事即可。

佀钟赴任后，很快完成了皇帝交办的任务。
他还针对边塞防守缺陷和弱点，有的放矢提出革
新意见，很快稳固了边疆形势。

如佀钟奏称，真定及定州距离京师六百余
里，北有倒马龙泉两险关，西有井陉获鹿两关隘，
都是易守难攻的要害位置。但如今虽有三处军卫
戍守，却各自为政，难以协同，战力可忧。他警告
说，以当前守备力量应敌，敌军一旦侵入，三军卫
各自为战、首尾难顾，京师近畿均会陷入危机。佀
钟据此建议，可派一员将总领其事，能保京师无
虞。

佀钟又奏，浮图谷是防卫要害之所，应从保
定四卫步军中，各摘一百人分番往戍。另外浮图
峪城西北，离城甚远，无险可据，应伐石为桥，上
筑拦马城墙一道，以利于防守。

除了加固边塞防守外，佀钟从人心入手，通
过提高士兵待遇，增强军队士气。明中叶以来，边
境军队战力日衰，和兵丁待遇恶劣息息相关。因
为疏于监察，边将冒领军饷，盘剥勒索军丁现象
严重，边军人心低沉，往往遇敌即溃。佀钟严肃军
纪，一边将废弛军务的马水、李洪等将逮问，一边
向朝廷申请，增加士兵每月行粮四斗。双管齐下
后，边军待遇好转，士气随即大增，训练演习的效
果日益显著。

边地粮草稀缺，依赖外地供应，其少部分靠
京师漕粮转运，大部分则依赖临近民屯输入。但
边地气候恶劣，水旱灾害频繁，粮食生产波折起
伏。佀钟为保边疆粮草，多次向朝廷请求赈济民
屯，或免其田赋，或调粮救济。成化二十年，保定
等六府冬季无雪，来年春夏不雨，歉收已成定局。
佀钟请免收当年杂费，并许任期届满的官员纳米
以备赈济，免其赴京考察之苦。

而当饥荒来临之际，佀钟又展开自救。经朝
廷恩准，当地僧道输粟十五石于被灾处，可发给
牒度。佀钟又申请转运临清广积仓一万五千石粮
食，分发给大名等三府，赈济饥肠辘辘的百姓。为
了提高赈灾效率，他还弹劾罢免了老疾不谨的七
名官员。

经过佀钟的苦心经营，当年旱灾未形成流民
风潮。民心大悦，农业生产有条不紊。边地粮草充
盈，士卒勤加训练，使敌无窥伺之机。

官场跌宕，牵连朋党连降两级
巡抚边地两年后，佀钟因功升为刑部右侍

郎。
但回到京师后，佀钟如同陷入泥淖般，接二

连三吃苦头。
佀钟刚上任，刑部就发生了枷项囚人乘间脱

走的恶性事件。此事经过舆论发酵传播，甚至成
为街谈巷议的笑料。许多人揶揄嘲讽刑部管理松
散，言官也群起弹劾刑部人浮于事，连宪宗都觉
得刑部让朝廷大失颜面。

佀钟因刚到职，本不应在受罚之列。但因他
素来不肯对宦官阿谀奉承，执事宦官乘机进谗
言，佀钟也被罚俸警告。

成化二十二年，佀钟的母亲病故，按照礼制，
他要回乡丁忧。但这次仓促的回乡之旅，却让他
连降两级，被贬往偏远的云南任曲靖知府。

原来身为孝子的佀钟，急于将母亲灵柩运回
家乡安葬。但仓促之间，难以找到合适的船只。佀
钟便借用漕船，沿着大运河疾驰而下。路途中，他
遇到了漕运总兵王信。

王信虽是武官，对官场形势却非常关注。他
知晓皇帝宠幸的李孜省，正谋划驱逐吏部尚书尹
旻。而尹旻与佀钟既是同僚又是同乡。王信认为
这是扳倒尹旻、邀功请赏的好机会。他便将佀钟
借漕船一事，添油加醋汇报给了李孜省。李孜省
欣喜非常，立刻借此兴起大狱。佀钟很快被缉捕
入狱，并严加审讯。好在他为官一贯清廉，纵使如
何盘查，也得不到贪污的一点蛛丝马迹。无奈之
下，佀钟被降二级，调为外任。而他的山东同乡张
海，当时也在丁忧中。服阕后，吏部请复任，也被
降一级，调为外任。二人所犯之错并不严重，但因
与尹旻同乡，因而遭到重罚。当时朝臣替他们感
到惋惜，“尹旻既去，凡山东人之仕于朝者，贤否
虽殊，与夫素所厚者，皆为讐党所侧目，是举殆一
网尽之矣”。

强本节用，勋贵反制功败垂成
随着昏聩的宪宗病故，佀钟的仕途也迎来了

转机。明孝宗励精图治，极为重视人才，渴望得贤
臣而用之。他将佀钟从云南调出，先出任徽州府
知府。

在这里，佀钟专程看望了因唐伯虎案而致仕
的同年程敏政。因二人俱是贬谪之身，颇有惺惺
相惜之感。佀钟决定为程敏政刻印书籍，令其感
动万分。

不久，佀钟升任大理寺左少卿，接着又升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兼巡抚苏松等地。

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佀钟出任户部右侍
郎兼提督仓场。当时江浙水灾严重，佀钟上疏，请
求苏松等四府该运京仓的漕粮，留三十万石于本
处，以备赈济之用。有了这三十万石大米作支撑，
当地水灾过后，江南农业生产迅速恢复。

弘治七年，孝宗令佀钟代理户部事，又三次
派他祭祀太仓之神。不久，又升为吏部左侍郎，后
擢为都察院右都御史，掌管天下风宪。

任右都御史后，佀钟鼓励御史建言献策，革
新朝廷吏治。他还向朝廷举荐贤才，得到孝宗的
肯定。

弘治十三年，佀钟升为户部尚书，为天下理
财。但年过花甲的佀钟却以身体羸弱为由，请求
辞任。孝宗爱其才，坚决不允。

佀钟上任后，即着手完善明中叶以来实施的
“均傜法”，有效解决了杂役不公的难题，是明神
宗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先声。接着，他寻求解决弘
治后期日益严重的财政亏空问题。当时国家岁收
因时常减免赋税而减少，开支却因多事而日增，
财政赤字日益严重。加上户部官员有营私舞弊、
坐吃山空者，赤字问题日趋突出和复杂。佀钟上
任后，首先稽查户部账目，发现被匿藏的积银四
十万两，接着又了解每项开支实况，掌握财政积
弊之源。经过认真调查，佀钟惊讶地发现户部已
成“空架子”，挽救财政迫在眉睫。他上疏孝宗，认
为“正统以前，军国费用节省，百姓只要交正赋即
可。自从代宗景泰年间，国家边境多事，用度日
广，百姓税负也日益沉重。河南、山东之民要交边
饷，浙江、云南、广东要交杂费。百姓已经不堪其
扰，难以再增加负担。”他还指出，因为朝廷用度
奢靡，造成如今财政危局，“从前四方丰登，边境
无事，仓廪殷实。如今太仓没有储粮，内府经费匮
乏，但宫廷用费却日甚一日。”他言辞恳切地劝说
孝宗幡然醒悟，厉行节俭，改变时风。

奏疏上呈后，朝堂颇受震动，孝宗令廷臣议
论，拿出具体的改革之策。经过佀钟建议，大臣商
议，拟出了包括裁汰画工军匠、减少宦官数量、缩
减藩王支出、禁止宦官干涉经济等十二条措施。
这些措施有的损害了帝王宠臣的利益，受到他们
的极力阻挠。佀钟屡次上疏，请求将举措付诸实
施。最终，孝宗下达了厉行节俭的诏书，但事关宠
臣的条目，全部都被删除。佀钟见志不得舒，心灰
意冷，萌生了退隐官场之意。

后来，有奸商靠行贿张皇后之弟张鹤龄，以
经营食盐获利来弥补宫廷不足为幌子，拿到了长
芦盐引十七万，成为帝王允许的私盐贩卖。此后
又有人通过权贵，得到两淮盐引一百六十万之
多。接着，众多宠臣利用皇帝特许，蜂拥此道以攫
取暴利，盐税收入因而锐减。

盐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佀钟见盐
法日坏，屡次上疏要求禁绝，却始终被孝宗拒绝。
佀钟此举，不但未收到成效，反而得罪了勋贵和
权阉，其内心忧虑，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后来佀钟
身体每况愈下，时常卧床不起，难以经理户部事
宜。这在一些言官看来，属于典型的尸位素餐，应
予罢黜追责。

言官弹劾，黯然归乡屡遭阉祸
先是吏科给事中陈咨，上疏劾奏佀钟称疾不

出，惧当其任，乞明正其罪，以警醒大臣中那些怀
奸避事者。孝宗将奏疏留而不问。

皇帝的好心“袒护”，反而激起了言官群体的
集体不满。他们接二连三上疏，矛头全都指向佀
钟。兵科给事中蔚春奏称，近日有地震雨雹，是上
天的警示。如今边境不宁，户部会计粮饷，正是当
务之急。可尚书佀钟却卧病不出，应别选贤能充
任。孝宗这次虽然认为言之有理，但依旧置而不
论。

言官的集体行动，令老迈的佀钟有苦难言，
去意日浓。他以病乞求致仕，但未获孝宗允许。

致仕不成，就要继续面对言官的弹劾。兵科
给事中周旋劾奏，认为佀钟老病侵寻，非会计应
变之才，应予罢任。

而在言官弹劾之际，佀钟的老对头东厂也在
积极行动。他们侦查得知，佀钟之子依仗父亲权
势，收受官员贿赂。东厂将消息透露给言官，御史
立即劾奏佀钟纵子受赂，乞治其罪。接着吏科、工
科给事中、监察御史相继弹劾，但都被孝宗否决。
舆情汹汹之际，佀钟一边将儿子送往三法司治
罪，一边两次请求致仕退休，仍未被允许。

言官开始酝酿大规模行动。弘治十七年，南
京六科十三道官联名奏疏，弹劾佀钟，乞行罢黜。

接着，监察御史以灾异上奏，将当时勋贵如
英国公张懋、武定侯郭良、武靖伯赵承庆等，重臣
如户部尚书佀钟、礼部尚书崔志端、礼部左侍郎
王华（心学大师王守仁之父）、南京户部右侍郎郑
纪、右副都御史周李麟等一并参劾。请求孝宗将
他们或罢归田里，或革去现任。

面对群情激愤，佀钟再也不愿继续在朝堂为
官。他再三请求退休，终于获得准许。但孝宗依旧
对他呵护有加，传令各路驿站，令护送佀钟回归
故里。

辞官归乡后，佀钟过了几年闲云野鹤的清闲
生活。但随着宦官刘瑾的得势，平静的生活再度
被打破。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刘瑾为纳赂敛财，
开始拿前任官员开刀。他苛查他们在任时的工
作，凡有偶误者，皆命以罚米来赎罪。佀钟为其嫉
恨，先后三次罚米至五百石。佀钟为官清廉，不蓄
私财，此时只能典当田产，抵押借贷，才完成罚米
之数。

此后有诖误的官员，往往靠贿赂刘瑾求免。
即使那些平时清廉者，也害怕遭械系之苦，只能
委曲求全。

正德六年，佀钟病故于家乡。此后，武宗才开
始怀念起这位股肱老臣的功绩来。正德八年，朝
廷补佀钟次子为国子生。

■ 政德镜鉴┩导的

他的人生，是奋斗与挫折的悲喜二重奏。他曾为营救能臣抗衡宦官势力，却因人微言轻而遭杖刑羞辱。他曾想强本节用用，挽救财政危机，

但因损害勋贵和权阉的利益，遭联合反制，改革无疾而终。

佀钟：救能臣斗权阉，匡时弊倡勤俭

□ 本报记者 鲍 青
本报通讯员 魏忠友

佀钟在明孝宗后期，曾为挽救财政危机，
提出了强本节用的十二条措施。但因为勋贵和
权阉的联合反制，改革最终归于失败。改革失
利后，朝廷财政情况继续恶化，以致到了明武
宗正德时期，权阉刘瑾为揽权，借着充实国库
的幌子，滥用罚米之法，甚至将其荒诞化。

罚米之法诞生于明初。当时官员俸禄，部
分就是禄米，罚米本意是为了训诫群臣之用。
但在明武宗时太监刘瑾专权后，却频频运用此
法，以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刘瑾能够得到明武宗认同，顺利推广此法

的客观原因，是恶劣的朝廷财政。在弘治朝后
期，边疆军务就受到财用不足的困扰。为解此
燃眉之急，朝廷准许犯罪者纳米赎罪，并作出
了具体规定。到了明武宗即位后，边疆形势不
仅没有丝毫改观，反而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喜
好玩乐的明武宗更是挥霍无度，财政赤字日甚
一日。刘瑾掌权后，为缓解用度不足的局面，
盘查全国仓库，并规定凡是仓储不足定额的，
都要责令各级官员设法补足。如正德初年，刘
瑾以“延绥仓储亏损”为由，罚陈寿“米二千
三百石、布千五百匹” ；以“延绥仓储烂”，
罚熊绣“米五百石，责绣躬输于边”。从国家
财政紧缺来说，罚米法兴盛于正德年间，有客
观形势需要的一面。

但刘瑾滥用罚米法，更多的是为自己专权
服务的，变成了他排除异己、打击忠良的有力
工具。如《明史》载：“尝忤（刘）瑾者，皆
发（罚）米输边。”官员只要曾得罪过刘瑾，
动辄就要被责罚米。如正德元年，吏部尚书韩
文等人请求清理刘瑾等“八虎”，刘瑾因而对
他们怀恨在心。待其得志后，立即予以报复。
当时韩文已致仕，但刘瑾仍“恨文甚，日令人
侦查韩文过错。逾月后，发现曾有人以伪银输
于内库 ，遂以为韩文之罪 ，诏令降一级致
仕……”正德二年三月，刘瑾发奸党姓名榜
单，尚书则以韩文为首……韩文为官清廉，致
仕时出都门，乘一蓝色舆车，仅有一车行李而
已。但刘瑾仍然怒气不消，以遗失部籍的罪

名，将韩文逮捕下诏狱。数月后才释放出来，
被罚以米千石输大同。三次罚米亲输，致使韩
文“家业荡然”。

对那些不肯阿附的臣子，刘瑾也摘寻细故
以罚米。刘瑾痛恨韩文，曾逼迫大臣顾佐揭发
韩文在任时的微小过错。顾佐刚直，宁死不
从，“再疏乞归”。刘瑾从而对他“三罚米输
塞上，至千余石”。因顾佐家贫，不得已被迫
“称贷以偿”。刘瑾专权后，大臣杨一清知道
不能行、事不可为，引疾请归，刘瑾恨其不附
己，酝酿报复。当时杨一清正于边塞修筑城
墙，刘瑾遂“诬一清冒领边费，逮下锦衣狱。
后因大学士李东阳、王鏊力救得解。但仍致仕
归，先后罚米六百石”。刘瑾专权期间，不附

己而被罚米者人数极多。
刘瑾还通过罚米来控制言路，胁迫监察官

员。科道官员和监察御史负有纠过之责，凡违反
典章制度者皆要弹奏。如蒋钦曾三次上书，请求
罢免刘瑾，结果被三次廷杖，最后瘐死狱中，刘瑾
因而“尤恶谏官”。为了控制台谏之臣，刘瑾对上
书言政的朝臣不遗余力地打击报复。如李兴上疏
得罪刘瑾，被逮赴京系狱，罚米千石输塞上。逾
年，再罚米二百石。刘瑾两次寻故罚谏臣杨守随
米，杨守随因而家业破败。吏科都给事中王承裕，
“以言事忤刘瑾”，被他借故“罚米输塞上”。

刘瑾为敛财，曾公然索贿朝臣，若不得，即寻
机报复。刘瑾曾索贿大臣刘逊不成，逊即被“坐缺
军储被逮”，己而释之，但“罚米百石”。泰州人冒
政为官清廉，刚直不阿。刘瑾“觊贿不得，遂假辽
东事逮之，罚米至三千石”。

刘瑾罚获之米，大致有三个方面的用途。当
时边陲仓储困乏，罚获收入会有一部分确实用于
充实仓储，缓解边疆困局。另一部分用于帝王挥
霍等消费性开支。如明武宗大婚，以及兴修宫殿，
皆需要一大笔费用。而其经费来源，即从罚米中
获得。另外，罚获之米中相当可观的数量，落入了
刘瑾辈的私囊。而这也是他千方百计罚米的最大
动力。

·相关阅读·

改革的失败，导致明武宗时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宦官刘瑾专权后，即打着拯救危局的旗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罚米米行动。

罚米法：刘瑾专权敛财的利器

佀钟的纪念祠堂

祠堂内的佀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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